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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舟山老票证里的民生旧时光
□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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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计划经济的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

生活拮据，衣食住行居家过日子都少不了各种

各样的票证，物资供应越紧张，票证种类越多。

票证包括粮票、肉票、食用油票、鸡蛋票、食糖

票、酒票、烟票、布票、肥皂票、煤球票等等。专

用购货券分两种，一种是“日用工业品购货

券”，另一种是“副食品购货券”，还有大衣柜

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电视机票、自行车票、手

表票等，品目繁多。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可能

对票证没有什么概念，也很难理解票证岁月

里的酸甜苦辣，但舟山老一代人肯定忘不了

当年那些品目繁多的老票证，有了这些票证

就可以按计划指令价购买物品，否则你就得

用“黑市”价购买了，一个月几十元钱工资的

工薪阶层，是无力涉及“黑市”价的。其中布票

是省里实行了计划控制的，一户人家若是子女

多，布票不够，那只好一件衣裳“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舟山老话头有：新阿大，

旧阿二，破阿三，阿四穿破烂。棉花票也是计划

控制，那时，一般小孩子要想穿一件新花棉袄，

着实不容易。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为了保障供需平

衡，国家开始对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实行

计划供应，许多生活必需品按户口人头限量供

应。1953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粮食的计划收

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划

片、定点、凭证供应办法。根据户口簿登记的常

住人口数发给居民各式各样用途不同的票证，

居民凭这些票证才能购买到一定数量的生活

用品，保障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老百姓将富

余粮票节省下来还可私下换盆换鸡蛋。从1955

年第一张粮票发行开始，中国老百姓进入了近

40年的漫长“票证时代”。

舟山的老票证

“票证经济”曾影响了舟山几代老百姓的

生活，那是一段凭票吃粮喝汤的年代，也是靠

票证过日子的计划经济时代，其中肉票、粮票、

布票这三种票证是最常见的。小小一张票证，

囊括了舟山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凭票购买的时

代，尽管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多年，但回想起

來仍记忆犹新。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豆腐凭票

每人每月好像只有两块，每块4分钱，但一早也

要去南珍简易菜市场水作店排队。其他豆制品

要用水作票，特别是过年过节，必须要半夜到

水作店排队，去晚了别说是素鸡、豆腐皮，连香

干也卖得精光了。

烟票比粮票、布票等票证出现得晚。上世

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的烟叶生产出

现困难，卷烟生产原料不足导致市场供应紧

张。1958年国家决定在上海、黑龙江、浙江等地

试行卷烟凭票定量供应，烟票由此产生。1960

年，商业部下发通知，在全国实施卷烟凭票定

量供应，烟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烟票的实行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到八十年代中

期衰落，九十年代初彻底消失。

还有一种是有计划，但是不正规的指令票

证，如自行车票、手表票、电视机票、缝纫机票、

毛线票、家具票等，当然这些是不会随意发到

平常老百姓家里的，要经过商贸部门的审批。

那个时代要想结婚，有了对象不稀奇，非要有

38条腿、46条腿的家具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三大件”，后来加上电视机成了“四大件”，否

则，新娘子就进不了你家的门。因此，购买这种

物品的票子就显得特“金贵”了。

1957年7月30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争取

侨汇问题”的指示，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

的物资购销凭证（俗称侨汇券）给国内收汇人，

侨汇券持有者在专门商店或柜台购买紧俏商

品或生产物资。侨汇券汇聚了粮票、布票、棉

票、副食品购买券、工业品购买券等各种票证。

此外，有些省的侨汇券还印有肥皂票、煤票、油

票等稀有票证。这一制度实行了四十余年，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废止。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和完善，一部分

计划经济时代的紧俏品，也随之放开了。特别

是工业经济的加速发展，促使了加工产品和电

子产品的大批量投放市场，手表、洗衣机、电视

机、棉布和烟酒等，再也不是定额供应的紧俏

商品，这些票证先后退出了市场。

1979年，舟山开始供应液化石油气，按计

划年供1000户，1988年达1300户。1987年，舟山

建成100立方米的液化石油气贮配站。为了进

一步改善定海本岛居民的生活燃料问题，舟山

在 1988年开始设计管道煤气工程，1989年 4月

开工，1991年9月向外供气。随着液化石油气供

应量的充足，特别是管道煤气工程的上马，舟

山的煤球需求量逐步减少，1993年后煤球票也

退出了历史舞台。管道煤气在1994年7月正式

投产后，是年民用户为25800多户，工业及营业

用户每日供应量在1000立方米以上，定海、沈

家门气化率在50%以上，煤球再也不是紧缺的

民生燃料了。

“民以食为天”，粮票是老百姓最为关心

的。城镇居民有购粮证和粮票，蔬菜农场的菜

农和盐民有专业菜盐民购粮券，连农村也有农

村购粮券。没粮票只好勒紧裤带饿着，要么想

办法购五谷杂粮充饥。

粮食部门在1993年1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

内按照“计划指导，放开价格，加强调控，搞活

经营”的原则下，取消了指令性调拨计划，城镇

居民不再使用粮票，以《市镇居民粮食证》替

代，以保留城镇居民粮户关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随着改革开放发展，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

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

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

应，五花八门的老票证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些老票证，可谓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

真实历史见证，它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

雨，终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逐步退出了历史

舞台，现在成了追忆过去的纸片，而这些票证

也深深地烙进了曾经历经这个时期的几代人

的记忆之中。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

我在岱山岛一个弥漫盐香的静谧小村土

生土长，从小到大一直跟盐打交道，无论是煮

海煎盐，还是板晒、滩晒制盐，包括纳潮、制卤、

结晶、收盐等工序，几乎统统看过、干过、亲历

过。如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依然是“接海

盐田烈日耕，千蒸万晒化澄莹”煮海熬波的人

生岁月。

儿时，离老家不远处有一条拦潮海塘，海

塘外是广阔的泥场。村里三五成群的盐民在斑

驳老屋旁用石头垒起简易灶台，搁上铁皮大

锅。这种薄薄的铁皮锅平底、低沿，有长方形

（一扇门板大）和正方形（半扇门板大）两种。在

锅里倒入适量卤，大火煮小火煎，待水汽蒸发

后，锅底便留下了盐粒。

我爷爷是个老实巴交的盐民，一辈子与海

盐不离不弃。“凌晨出门鸡未啼，头顶烈日晒

脱皮”，他天天干着繁重的晒盐活，常常累得

腰酸背痛腿抽筋。那时候仍处于刮泥淋卤、盐

板晒盐阶段。生产工具除少量铁器外，多数是

木、竹手工制品。爷爷在泥场中有两个溜（也

叫溜墩头），是人工用海泥堆筑而成，圆形状，

每个口径3米，底径 2.8米，深0.6米，溜碗内下

方铺点助渗卤水的稻草，中间埋一通节竹管，

连接溜外卤井缸，以盛沥出咸卤。活儿最忙是

潮水漫过泥场、待表层泥皮跷起时，奶奶、妈

妈都上阵刨土，用木板耙前拉后推，一刻不停

地把咸泥皮堆积在一起。汗水浸满衣襟的爷

爷，“呼哧呼哧”肩挑脚跑来回挑这一溜的咸

泥土，得挑 130多担。之后便整漏，挑留水，掘

溜等繁多工序。制好卤，就要让它结晶为盐。

盐板是木匠用杉木制造而成的，长 2米，宽 1

米，形如一扇门板，两头有手扛短柄，用桐油

石灰嵌缝。晒盐时，地上各打4根短桩，将盐板

平稳地搁置于桩上，然后倒入适量盐卤，经过

日亲晒和风吹，盐卤渐渐自然蒸发结盐。爷爷

有30块盐板，一溜儿排列在岸边泥场头，晴天

马不停蹄地扛开晒，雨天急火火扛拢，整齐平

叠，最上面一块盐板反面覆盖，大风天用绳子

扎牢。炎热的夏天，少年的我也得参加刮板推

（刨）盐劳动，把洁白如雪的盐推到盐板一角，

方便爷爷收盐入箩。

爷爷去世的那年月，正值板晒变滩晒的转

型升级时段，青春的我也满腔热血地参加了生

产队建造盐滩集体劳动。造滩晒盐，事先应建

成大水滩、蒸发滩、结晶滩和一条浦（河道）。每

副蒸发滩纵向中间挖掘两至三米深两米以上

的长方形泥卤池（用于雨天保存不同咸度卤

水），口大底小，如“V”型，池上搭三角形竹木架

并挂盖草扇。当年村里把一大片泥场建设成数

百亩的盐田，全凭村民肩挑手扛苦劳作。我刚

参加劳动，虽是半劳力，但照样干重活，钉耙、

扁担、土箕从不离身，整天不是挑泥就是挖浦，

肩膀肿了流着鼻血也咬了咬牙坚持干。特别是

下午四时多，我已经身疲力竭，肚子饿瘪，抬头

瞧瞧西边的太阳像被凝固了似的，真想拿起扁

担把它打下山，才好早点收工呢。

二

建好了盐滩，次年初春生产队安排我们去

晒盐。其实就是在海边泥涂筑坝开辟盐田，将

海水引入，借助阳光和风力日晒蒸发，逐渐浓

缩至结晶析出固态原盐。涨潮时打海塘闸门，

让海水沿浦道进入盐滩，让海水在大水滩连日

静晒。头格块蒸发滩的地基要比大水滩高，把

大水滩海水灌入蒸发滩用手拉式水车车水(现

是电机抽水)。蒸发滩有好几格块，按照水往低

处流规律，一格一格的滩，前高后低，排列有

序。紧紧相连的盐田，宛如一面面大镜子，能倒

映蓝天白云。滩中的海水慢慢浓缩，通过逐格

换放，越晒越咸，自然天成为卤，然后在清洁的

结晶滩里静晒，到时就会凝结出雪白的盐花。

结晶滩均为沥青滩、缸砖滩（后来用黑色塑料

薄膜垫底）。

我在此守滩晒盐，车水、刮滩、测卤、打花、

收盐、装运、打草……希望所在，人累心甜呀。刮

滩是用木耙将换水或淋雨过的空滩浮面污泥清

理掉，压打平后再灌入新水。小小卤表是晒盐的

重要器具，往返滩间，我时不时地拿在手上，顺

便舀起一小竹管水，用卤表测量，根据卤值来决

定能否换放滩水或取卤晒盐。炎炎烈日下，我常

常牵动一条细绳子打盐花，经过打花的海盐粒

细质优。搓草绳、打草扇是下雨天躲在草棚里常

干的活，草品主要用于盖盐坨和泥卤池。晒盐靠

天，谛听天气预报和揣测天气变幻是盐民的习

惯，为此一只半导体小收音机我总是随身相伴。

最担心的莫过于深更半夜骤然下雨。我曾多次

遇到，蓦地从睡梦中惊醒，飞也似的冒雨跑到盐

滩，赶紧抢收露天的盐和卤，就像上战场一样勇

敢、紧张、拼力。收盐时，先用木耙把散盐收拢，

然后铲入干净土箕或盐筐沥装，然后一担担挑

至方便运输的近处高地，堆成盐坨。长年累月上

晒下蒸露天干活，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成了“盐”，

流淌的汗水在我黑不溜秋的赤背凝结出零零碎

碎的盐花，浑身咸咸的盐味。

三

晒盐忆，最忆是运盐。知否？在那个年代，

下海捕鱼和海滩晒盐是海岛百姓生活的主要

经济来源。晒出来的盐当然得及时销售。可当

时全县只有几辆大卡车，每天一刻不停地跑运

盐也忙不过来。无奈之下，距离县里集中储盐

仓库稍近的乡村，只能靠壮年盐民自己拉小板

车跑人力运盐了。在南峰求龙山咀盐坨，我疾

速往小板车上装 4个每袋为 100公斤的大麻袋

盐，独自一人徒步拉到距离10里外的小高亭海

港码头仓库（后转闸口仓库）。村里规定，每人

每天必须来回拉两趟才能算一个工日。可是这

条运输道路是一条盘旋山腰且山脚高低不平

蜿蜒曲折的泥石路。全程要爬外陈家、小深水、

大深水、馍头山等多处坡道，尤其是小深水这

段坡道，长 150多米，别说是拉重车上坡了，就

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简装行走，也会累得腿软

腰酸。为早一点时间完成当天拉盐任务，我每

天凌晨 4时起床，狠狠地吃饱，穿好草鞋，再带

上一双备用。到了上坡道，我便将浑身的力气

集中在腿脚上，通过不打滑的草鞋将劲力直

接支撑至地面，低着头、咬着牙、适时屏气，一

步一步拉动车子，左横右横 S型曲线慢速艰难

前行。下坡时，用小板车后面吊棍（在小板车

后部下面自装一根结实的硬质木棍）作为临

时刹车，随着车的惯性速度迈开大步飞快奔

跑。人力运盐非常之辛苦，尤其是载重量的小

板车在急速冲下坡道时候，一旦车速控制不好

就难免发生事故。不过，身强力壮的我上午忙

完运盐活，下午便可以爽爽快快地自由活动

呢。苦中亦有乐，也许，这就是海岛盐民的真实

人生写照……

海盐，而今在我心目中的分量依然很重，

不仅仅是因为我的人生有“盐味”，更弥足珍贵

的是蕴含一缕“与盐共舞”的文化情怀。

老票证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生
活变化的历史见证，它是物质缺乏
时代的产物，浓缩了几十年经济生
活的变迁，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缩
影，有着岁月的痕迹。

阳光灿烂海盐香
□曹银员

潮声悦心，海盐醉人。

灿烂的阳光轻柔地抚摸大地，岱山岛一方盐田波光粼粼，水烟袅袅。我饶有兴致地徜徉在海边盐田，看卤结晶，非常美妙。海风带着点咸味，滩

头银山似的盐坨凝聚着盐民的喜悦。不经意间，水平如镜的滩面，一朵又一朵如絮的小盐花缥缈呈现，晶莹剔透、洁白如雪，萌萌地浮在卤水上，不

一会儿又晃晃悠悠地扎到卤水底下，变戏法似的瞬间成了白花花的盐粒。这是阳光与卤水变化产生的“宝贝”啊。

百味之祖、食肴之将！盐，曾是一代又一代海边人家的生计、烟火和生死。


